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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对20世纪蒙古族木雕题材选择与造型风格的影

响探析

莫日根毕力格图 斯·巴特朝吉(S. Battsooj)

蒙古国教育大学（МУБИС）造型艺术与设计学院，内蒙古赤峰，025500；

摘要：20 世纪，蒙古族木雕在发展过程中深度受佛教文化浸润，其题材选择与造型风格均呈现出鲜明的佛教文

化印记。佛教文化中的核心教义、经典意象与精神内核，不仅为蒙古族木雕拓展了题材维度，更从审美取向、

表现手法层面重塑了其造型风格。通过梳理二者关联可知，佛教文化并非简单叠加于蒙古族木雕之上，而是与

蒙古族本土文化融合后，共同推动木雕艺术形成兼具宗教肃穆感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态，为 20 世纪蒙古族木

雕的发展奠定了核心艺术基调，也为民族民间艺术与宗教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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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木雕是蒙古族民间艺术的重要部分，它承载着民族

的生活智慧，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很长的时间

里，它慢慢形成了贴合本土生活、符合本土审美需求的

艺术特点。到了 20 世纪，社会环境变了，文化交流的

情况也变了。佛教文化对蒙古族文化影响很深，这时，

它和蒙古族木雕艺术走得更近，融合得更透。这种融合

不是一方把文化传给另一方那么简单。它是佛教文化的

精神内涵、佛教文化的视觉符号，和蒙古族木雕本来的

创作传统、本来的审美偏好，放在一起相互碰撞、相互

吸收的过程。最后，佛教文化的痕迹清楚地留在了蒙古

族木雕的题材和造型上。要懂 20 世纪蒙古族木雕的艺

术特点，就要把佛教文化和它之间的影响关系弄明白。

1 佛教文化对 20 世纪蒙古族木雕题材选择的

影响

1.1 宗教相关题材成为木雕核心创作方向

佛教文化和蒙古族木雕融合得越来越深，佛教里的

经典意象、各种神祇的样子，还有能体现教义的符号，

都慢慢走进了 20 世纪蒙古族木雕的创作里，成了这一

时期木雕题材里的核心种类之一。这一变化，刚好补上

了以前蒙古族木雕的短板——以前的木雕题材里，很少

有能表达宗教精神的内容，而现在，木雕表达精神的维

度变丰富了。其中，佛教里的佛陀样子、各种菩萨的样

子，都通过木雕这种立体的艺术形式做了出来、展示出

来。创作者做这些形象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画个样子、

刻个轮廓，而是特意去挖掘、去突出这些形象自带的慈

悲感觉和庄严气质，借着这些形象，把佛教“向善”的

核心想法传出去。除了这些形象，佛教经典里写的很多

故事片段，也成了木雕的题材。创作者用简单、凝练的

艺术手法，把经典里的关键场景还原出来、表现出来，

让本来抽象、不好懂的宗教教义，变成了眼睛能看见、

能看懂的样子，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宗教教义，也帮着

教义传得更广、传得更久
[1]
。从作用来看，这类题材既

符合佛教自己要传播、要传承的需求，也符合普通人想

过平安、幸福生活的愿望，所以成了 20 世纪蒙古族木

雕题材里很重要的一类——既带着宗教的意思，又和日

常生活有关系。

1.2 本土传统题材融入佛教精神内涵

要说明的是，20世纪蒙古族木雕加了宗教题材后，

没有因为有了新题材就丢掉本土的传统题材，也没有和

自己民族的文化根脉断开。相反，在佛教文化的影响和

滋润下，这些本土传统题材有了新的精神内涵，题材本

身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变得更高了。在佛教文化

影响还不深的时候，蒙古族木雕选的题材，大多是草原

上的生活场景，比如牧民放羊、草原上的节日活动等，

也包括和游牧生活紧紧相关的东西，比如马、牛、羊、

蒙古包等。那时候做木雕，主要是想真实展现草原生活

的本来样子，生动表现蒙古族特有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气

质，艺术表达更贴近平时的生活。

以草原动物为主要内容的木雕来说，创作者不再只

盯着把动物的外表做像，比如动物的毛、身体的结构等，

而是把创作的重点再往前推一步，特意通过做动物的样

子和动作，表现不同动物之间好好相处、不互相打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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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借着这个状态，把佛教“万物平等、没有差别”

的核心想法传出去。

再以游牧生活场景为题材的木雕来说，创作者也改

了叙事的重点，不再特意说游牧生活里可能有的辛苦和

不容易，而是把目光放在牧民和自然、牧民和家里养的

牲畜之间的关系上，通过细节刻画，突出三者互相依靠、

好好相处的样子。这种创作背后，藏着佛教“顺着自然

规律走、守住向善的心”的核心思想，最后让本土传统

题材既保住了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又不再只局限于把生

活真实做出来，能表达更深、更丰富的精神内容。

2 佛教文化对 20 世纪蒙古族木雕造型风格的

影响

2.1 造型比例趋向“宗教化规整”

在佛教文化还没对蒙古族木雕产生深度影响的时

候，这种艺术在造型比例的设定上，一直跟着一个固定

的规则，就是“生活化写实”的规则。这个规则的核心，

是尽量把事物的本来样子还原出来。不管是人物、动物，

还是生活场景，它们比例的设定，都以人们平时生活里

的认识为标准，努力和现实里的事物保持一样，这样就

能传递出贴近生活的真实感。

到了 20 世纪，随着佛教文化和蒙古族木雕融合得

越来越深，木雕在造型比例的设定上，慢慢离开以前“生

活化写实”的老路子，朝着“宗教化规整”的方向慢慢

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木雕造型比例的设定思路也

跟着变了，不再以“还原本来样子”为核心，而是建立

了以“突出形象精神特点”为核心的新思路。比例的调

整和设定，都围绕着表达精神意思来做。在做以宗教形

象为主题的木雕时，这种“宗教化规整”的比例思路表

现得特别明显。这类木雕在设定形象比例时，完全打破

了事物本来样子的限制，不再追求和现实里人物或神祇

的比例一样，而是用“放大核心部位、简化次要部位”

的方法来处理。用这种方法，创作者能让看的人把目光

集中在核心部位上，进而加强宗教形象特有的、和普通

人不一样的宗教属性。比如做神祇形象，创作者会特意

放大神祇的头部比例，通过头部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比例

不一样，来显出神祇的超凡智慧和庄严样子，让形象的

神圣感通过比例差别直接表现出来。同时，还会故意拉

长神祇身体的线条，用上下方向的比例拉长，传递出一

种离开世俗、超越现实的神圣感和超脱感。虽然这种比

例设定，和人们平时对事物比例的认识差得很多，完全

打破了“生活化写实”的老框架，但却正好符合佛教文

化在视觉表达上对“神圣性”的核心需求，让宗教形象

的精神意思，通过比例的变化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2]
。这

种调整的核心目的，是让木雕造型摆脱事物本来样子的

随意性，变得更有秩序、更规整。而这种秩序感和规整

感，正好呼应了佛教文化里“规整”的想法，让本土题

材的木雕，也间接有了宗教文化的审美特点。

2.2 线条运用兼顾“肃穆感与民族灵动性”

在木雕的造型手法里，线条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

艺术表现方法。木雕的形象塑造、情感传递和风格呈现，

都离不开线条的使用和搭配。20世纪蒙古族木雕在线条

的探索和使用上，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很大影响。这种

影响带来的主要结果，是把两种不同特点的线条合在了

一起。一种是佛教文化里特有的“肃穆线条”，另一种

是蒙古族木雕传统里一直用的“灵动线条”。两者不互

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一起发挥作用。在佛教文化的

视觉艺术里，用来塑造宗教形象的线条，早就有了一套

成熟、固定的用法。这类线条的主要特点，就是“流畅、

很长，转折的时候很规整”，主要有直线和曲线两种样

子。不管是用直线，还是画曲线，都特意避免了太多复

杂的变化和装饰。线条的走向清楚、平稳，转折的地方

也大多整齐有序，没有随便的、突然的起伏
[3]
。这种氛

围正好和宗教形象需要的神圣感、庄严感相符合，能引

导看的人产生敬畏和平和的心情。

20世纪蒙古族木雕在做宗教题材作品时，直接吸收、

借鉴了佛教文化里这种线条用法，把它用到自己的造型

创作里。在具体做的时候，创作者会以直线为基础，画

出宗教形象的整体轮廓，用直线的硬朗和规整，定下形

象肃穆、庄重的基调。同时，会用很长的曲线，仔细刻

画宗教形象的衣服袖子、飘带等细节部分，让曲线在流

畅的延伸中，显出一种飘起来的感觉，进而营造出超越

世俗的宗教氛围，让宗教形象的精神意思，通过线条充

分表达出来。与此同时，20世纪蒙古族木雕在吸收佛教

“肃穆线条”的时候，没有走“全部照搬”的极端，也

没有因为这样就丢掉自己传统里、很有民族特色的“灵

动线条”。相反，创作者一直守住民族艺术的根本，在

木雕创作里给“灵动线条”留了重要位置，让它和“肃

穆线条”互相搭配、互相补充。具体来看，在宗教题材

木雕里，“灵动线条”大多用在形象的次要部位，而不

是核心的轮廓和关键细节。比如在宗教形象的衣服褶皱

细节处，会加一些短线条来点缀、修饰，通过短线条的

灵活排列，打破“肃穆线条”可能带来的呆板和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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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形象更生动。而在本土题材木雕的整体创作里，“灵

动线条”则成了主要的用线方式。

2.3 审美基调转向“沉静内敛”

审美基调，就是艺术作品整体给人的感觉，能让人

产生特定的情感共鸣，它贯穿在作品创作的整个过程，

决定了作品整体的艺术气质。在佛教文化还没产生深度

影响的时候，蒙古族木雕给人的审美基调，大多以“鲜

活奔放”为主要特点。这种审美基调的形成，和蒙古族

的民族性格关系很大。它贴合草原民族热情、爽朗、大

方的天性，反映在木雕造型上，就是作品里充满了日常

生活的活力和艺术表达的张力。不管是人物的动作、动

物的姿态，还是生活场景的刻画，都传递出一种热烈、

鲜活的气息，能直接让人看到草原生活的蓬勃生机。到

了 20 世纪，随着佛教文化和蒙古族木雕融合得越来越

多，佛教文化里“平和、超脱”的核心精神，慢慢渗透

到木雕创作的审美倾向里，对原来“鲜活奔放”的审美

基调产生了很大影响，让它慢慢发生变化，最后形成了

以“沉静内敛”为核心的新审美基调
[4]
。这种新的审美

基调，在艺术表达的重点上有了明显变化。不再把“外

在的活力”当成主要追求，而是更看重通过造型手法，

传递出“内心的安宁”，引导看的人从关注外在样子，

转到感受内在精神，让木雕作品更有精神感染力。通过

做牧民坐着思考、牲畜悠闲休息等静态场景，来传递一

种平和、安宁的氛围，让看的人感受到草原生活里安静、

和谐的一面。同时，在木雕的色彩搭配（如果作品用了

色彩）和细节处理上，创作者也会主动避开复杂、鲜艳

的表达，丢掉太多装饰性的东西，转而用简单、素雅的

方式呈现。这种方式正好呼应了佛教文化里“去掉复杂、

留下简单，回归本来样子”的审美倾向，让木雕作品在

视觉上更干净，在精神上更厚重。

3 佛教文化与蒙古族木雕的融合本质及价值

20 世纪，佛教文化影响蒙古族木雕的题材和造型，

核心不是宗教文化单方面改造民族艺术，而是两者互相

吸收、一起发展的过程。这种融合有双重价值：一是给

蒙古族木雕添了新活力，二是让木雕成为宗教文化在民

间传播的重要载体
[5]
。

从融合本质看，佛教文化影响蒙古族木雕时，不想

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主动适应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审美

喜好。选题材时，不排斥本土生活题材，而是把宗教精

神加进去；做造型时，不否定民族线条和审美，而是和

宗教造型方法结合，做成“以民族特色为基础、以宗教

精神为核心”的样子。同时，蒙古族木雕也不是被动接

受影响。它以自己的创作传统为基础，对佛教文化做“民

族化改变”：把佛教神祇的衣服、动作，改成蒙古族熟

悉的样子；把佛教吉祥符号和蒙古族传统花纹合在一起，

让宗教文化更容易融入木雕，这种互相适应，让融合有

扎实基础，不是表面拼贴。

从融合价值看，对蒙古族木雕来说，佛教文化不只

是多了些题材，还提高了它的艺术和精神层次，让木雕

从“侧重实用和装饰”，变成“又实用、又能装饰、还

能表达精神”的艺术，丰富了蒙古族民间艺术的内容。

对佛教文化来说，木雕成了它在民间传播的重要载体，

比文字教义更直观，能让宗教精神走进普通人生活，推

动佛教文化和蒙古族本土文化深度融合
[6]
。

4 结语

20 世纪，佛教文化对蒙古族木雕的影响贯穿题材选

择与造型风格始终，既为木雕拓展了宗教相关的题材方

向，又推动本土题材实现精神升华；既让木雕造型比例

趋向宗教化规整，又实现了线条运用的融合与审美基调

的转向。二者的融合本质是双向适配、共生共荣，并非

单向的文化渗透，这种融合不仅让 20 世纪蒙古族木雕

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宗教精神的独特艺术面貌，更丰

富了蒙古族民间艺术的内涵，也为宗教文化的民间传播

提供了有效路径。即便在当下，这种“民族文化与宗教

文化和谐融合”的模式，仍为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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